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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山东艺术学院建校 55 年来唯一一出戏曲原创剧
目，《虫虫历险记》于 6 月 4 日至 6 日在山东艺术学院
艺术剧场隆重上演。该剧展示的是我们身边的人，关注
的是我们身边的事，讲述了中学生虫虫沉迷网络，为玩
游戏荒废学业，花钱无数，最后竟然挪用全班同学给地
震灾区的捐款。无法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的虫虫，为了
逃避现实穿越到网络世界，在那里他逐渐意识到虚拟世
界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般美好，于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
误，不逃避现实，不撒谎欺骗，最终在家长老师朋友的
帮助下重新振作，回归自我。

《虫虫历险记》之所以选择青少年为关注对象，一
方面是出于对青少年成长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贴
近学生们的生活。对于我们这些学习戏曲艺术的学生演
员来说，也能够更好地理解故事人物、诠释故事主题。
而把京剧元素添加到儿童剧里，除了考虑京剧艺术要从
娃娃培养以外，还期许着这片空白需要有分量的作品来
填补，于是《虫虫历险记》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一次探险，
一次京剧艺术发展道路上的探险之旅。

一、行当与唱腔的传承
《虫虫历险记》里的人物基本按照京剧中的角色行

当进行设计。黄沙怪被设计成京剧中的花脸行当，咕噜
噜是武生行当，滴答答和 Q 币箱是京剧中的丑角行当，
奶奶理所应当是老旦行当，爸爸是老生行当，妈妈和老
师是青衣行当。这里的设计其实也正是京剧艺术本身的
特征表现，戏中的角色行当与现实生活当中的人物关系
密切，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滴嗒嗒，滴嗒嗒，时间飞转无闲暇。 滴嗒嗒，滴

嗒嗒，浪费时间是自杀。看不见、没处抓。全世界都说

我最大，不差钱儿来就差他……”

这是滴答答的一段念白，作为京剧中的丑角行当，
这样的念白是基本功，是向观众介绍自己身份，讲述自
己心情、把心理外化的一种方式。在《虫》剧中，滴答
答左右摇摆着，用夸张的形体动作加上通俗易懂诙谐风
趣的开场白，让观众对这个人物的出场印象深刻，对时
间的认识也更加形象生动。

整出作品虽然是以现代戏的场景展现，但是对于京
剧艺术的传统还是进行了保留和传承。从演员的一举手
一投足到声腔韵味的把握，从西皮二黄的强调到板鼓京
胡的穿插，无一不渗透着京腔京韵。为了让观众感到拉
钩定下的事情非常重要，对一个拉钩的动作都进行了精
心的安排，动作夸张、肢体伸展，充分彰显了京剧的体
态和韵律。

唱是京剧艺术最重要的舞台表现手段之一，也是任
务内在情感最好的表达途径。戏曲人物的唱，也要按照

戏曲程式的表现规律来规定，比如人物的上场唱、下场唱、
独唱、对唱、三人唱、群体唱、幕后伴唱等，根据不同
的戏剧情境和舞台表现，进行不同的唱段安排。如老师
和虫虫在课堂上的一段对唱：

老师：这几日虫虫他谎话常说，言语乱行为怪实难

琢磨。

虫虫：老师她越是对我和颜悦色，我越是像被电击

心里哆嗦。

老师：难道说他沉迷网络？我还要顺藤摸瓜再做定

夺。

虫虫：怕只怕她告家长这关难过，到时候一顿胖揍

实难逃脱。

虫虫和老师通过这段唱腔各自陈述着自己的内心感
受。老师的腔调充满温情，句句教诲，深情满满，而虫
虫的回答也是京韵十足，程式表现丰富。

二、写实与虚拟的交错
在《虫》剧的一开始，就是一段轻快的群舞——鼠

标舞。大家装扮成小老鼠，男女组合，两两一对，在集
中精力玩游戏的虫虫面前晃来摇去，他们既是虫虫手里
点来点去忙乱的小鼠标，也是孩子们内心当中那股活泼
灵动的天性，加上轻松活泼的音乐，这段开场舞一上来
就抓住了小观众们的心。

舞台风格写意与写实相结合、抽象与具象相呼应，
让这出现代少儿京剧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第一场一
开始，便有一个硕大的电脑键盘横在舞台中央，给观众
一种压迫感，让大家觉得这出戏与电脑有关，同时也让
人感受到网络透露出的强大力量。

整部作品把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交替展现，用到了
戏曲艺术中的虚拟性这一特点。虚拟性是戏曲表演的特
征之一。“虚拟，是戏曲反映生活的基本手法。”( 张庚语 )
同样是空旷的舞台，仅凭虫虫一句“太神奇了！我真的
到网络里了？我不用上学了，也没人管我了，不用害怕
还不上钱了。哈哈——我会翻跟斗了？我会飞了？我力
大无穷了？太好了……我终于当上真正的网络战士了”
就向观众说明，这时的舞台是网络里的虚拟世界，所以，
虫虫此时遇见的人也都是虚拟的，做出的许多动作也都
是网络里才有的。其实，戏曲舞台空间本是一块不大的
固定范围，但戏曲艺术运用虚拟的原则，用程式来表现
空间，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这样的设置不仅不会把小
观众们阻挡在门外，反而会大大提升少年儿童的空间想
象力，锻炼他们的形象思维能力。

第五场戏是全剧的焦点，也是整个戏的高潮。朦胧
中虫虫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网络世界，成为了一名无往不
胜的“网络战神”，然而，网络里的世

《虫虫历险记》：京剧艺术的探险之旅
于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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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操纵着人类的命运。祭祀祈祷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

项重要活动，人们以歌舞的形式祈求神的佑护，这种娱

神的歌舞也成为了人们最早的娱乐方式。随着人类的进

化发展，这些歌舞开始纷繁起来，它们中很多都开始带

有鲜明的目的性。在英国发现的早期岩石壁画中，雕刻

有类似狩猎的舞蹈场面，在原始社会时期，这种舞蹈不

仅仅是用以娱神的歌舞，更是对狩猎的一种再现与演练，

从中人们体验到了获得性的审美愉悦。还有一种说法同

巫术说有很大的关系，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原

始巫术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相似律”为基础的“顺

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在这种巫术中，巫师仅仅通

过模仿就能够实现人和他想做的事；另一种是以“接触

律”为基础的“接触巫术”，施行这一巫术也就是通过

被接触体对本体施加影响。那么上述狩猎或者可以说是

一种模拟巫术，在歌舞过程中对所要狩猎的对象进行一

种诅咒，以期在狩猎中得到收获。“巫”在原始社会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唯一可以同神交流的人。《说

文解字》中这样解释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

降神者也。象人两褎舞形，与工同意。”在巫主持下的

原始宗教仪式式的歌舞成为了戏剧产生的萌芽。

原始的歌舞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性质的摹仿。人有

摹仿的本能和欲望，而且有以摹仿为基点的表演的本能

和欲望。戏剧的发生与这种本能和欲望有关。很多原始

舞蹈的形式来自对现实生活的摹仿，如上文提到过的狩

猎舞。而且歌舞中的很多节奏和人们进行劳动时的节奏

是相通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一章所谈正是史诗、

悲剧、喜剧、音乐等艺术“总的来说都是摹仿”。这种

摹仿的本能，一是为了娱乐，它包括肉体上的快感与心

理上、精神上的愉悦、欣喜、满足感等等；二是有所寄托，

或者是个人的意志，或者是族群的企望，或者是宗教的

理想。这种本能式的摹仿对戏剧的形成同样有着不可估

量的作用。

以上可以说是早期戏剧萌芽产生的共通性。但具体

到一类戏剧中时，它们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土壤，而在这

不同的土壤中所产生的戏剧又有其自身的独特艺术样式，

其具体情况就要通过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

环境来具体分析了。

作者简介：

康颖宽，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

李　珍，山西师范大学硕士。

界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轻松无忧，反而让年少轻狂的
虫虫力不从心。网络那头的玩家不停的付费，没日没夜
的点击，让虫虫像上满发条的机器人，一刻不停地拼杀。
可是当自己的爸爸妈妈也被幻化成游戏里的人物，在网
络世界与虫虫冰刃相对的时候，那些曾经疼爱自己、呵
护自己的亲人都变得目光呆滞、冷酷无情的时候，虫虫
那颗幼小的心终于承受不住，他无法面对家人的无视、
朋友的冷落，最终晕倒在地。

此时，台下的观众也被这玄幻的游戏场面深深吸引，
投入到亦真亦幻的游戏世界，对虫虫的遭遇扼腕叹息。
黑暗中，虫虫痛下决心，再也不玩游戏，再也不撒谎欺
骗了。这时，大家也都来到了虫虫身边，观众们这才松

了一口气，原来这是一堂角色转换课。虫虫经历了一次

现实与虚幻的转换，经历了一次成长路上的精神洗礼，

完成了一次自我精神的救赎。

三、结语
儿童剧的创作从认知功能、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来

讲，承载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一部儿童剧要给青

少年带来一些启迪和感悟，带给他们一些积极向上的正

能量，而一部现代少儿京剧的成功打造则肩负着更多的

历史使命。《虫虫历险记》就是这样一部既贴近青少年

生活，又带有一定的哲理意味的作品，既响应了时代的

召唤，又赢得了观众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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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河南省第七届青年戏剧演员大赛中，我选择了刘艳

丽老师主演的新版《红娘》中“拷红”一折。曲剧版“红

娘”由刘艳丽老师首次演绎，这部剧目使得曲剧“王派”

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这一次的排练中，我遇到的最大难题是道白。清代

戏剧家李渔说过“唱曲难而易，说白易而难，知其难者

始易，视为易者必难”。现在，我终于体会到原以为最

简单的念白，恰恰是戏曲艺术上难度最大的。那几天我

犹如着了魔一样，高、低、抑、扬、缓、急、顿、挫，

天天嘴里念叨着，睡梦中还发癔症般练念白。终于功夫

不负有心人，在刘艳丽老师的指导和尚小双老师的配合

下，我以 9.86 的高分获得了河南文华表演一等奖。

我知道，这些许成绩仅仅让我踏入了曲剧“王派”

艺术的大门，今后我更要刻苦钻研，勤学苦练，让曲剧“王

派”艺术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展，为河南曲剧艺术的繁

荣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